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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收藏其实是两个概念的集
合。“收”主要是解决鉴定方面的问题，
收什么、不收什么，这些问题多有人谈
及；“藏”主要是解决书画延年益寿的问
题。一些书画爱好者家里有一些书画
收藏，其中包括自己创作的较为满意的
作品和朋友们的交流画作。令人遗憾
的是，很少有人论及书画收藏之“藏”，
倘若只知“收”，而不知“藏”，将会功亏
一篑。

书画属于纸绢类文物，纸绢类有机
物的寿命有如俗话所说：“纸寿千年绢
八百。”作为书画的载体—纸绢到了一
定的寿限，就会自然剥落或糟朽，这件
艺术品就将随之消亡。那么，如何延长
书画藏品的寿命，就必须以科学的方式
进行保管和使用。

其一是保存材料。有不少收藏者
错误地认为，应当用塑料布封存书画的
方式来防潮，将书画锁在保险柜里防
盗。这样的结果必定会导致书画受潮、
霉变，因为温度的变化会导致相对湿度
的变化，温度降低，相对湿度升高，书画
的潮气散发不出去，聚集在塑料布或铁
柜里，这是霉菌及书画害虫产生和繁殖
的基本要素。不少收藏者喜欢将书画
密封在塑料袋里，又锁在铁柜里，经过
一个梅雨季节后，打开一看，全都起了
霉斑。遇到这样的情况，一定要请博物
馆的文物保护专家来进行化学处理，降
低损失。

较严格、规范的包装书画的手段
是，以棉布制成的画套或棉纸包裹书
画，将书画置于木匣或木盒里，再将木
匣、木盒存放在木柜或木箱里，木材以
樟木为最佳，用一般的木材也可以，但
木材必须作过防虫处理，在木匣、木盒
里应放一些樟脑等天然植物制成的防
虫、驱虫药。这些药物不得直接接触
书画，必须用透气性能较好的纸张包
裹，以防药丸挥发后留下痕迹，污染藏
品。危害书画最常见的蛀虫是蠹鱼，
学名毛衣鱼，该虫行动敏捷，在温暖的
房间内终年可活动繁殖。成虫耐饥能
力强，无食可活 300 天—319 天。成虫
和幼虫以纤维类材料为食，因此对绘
画类文物的危害很大，收藏者一定要
重视害虫的防治问题。在书画的柜内
及周围不要存放食物，防止昆虫、老鼠
接近文物。此外还必须注意的是，如
果立轴的地杆是用松木制成的话，必
须经过除油处理，否则渗漏的植物油
会污染画面。

其二是保存环境。主要是温度和
湿度及光照等。博物馆保管书画的最

佳环境是恒湿恒温，温度在摄氏18度左
右（正负为 2度），湿度在 55％（正负为
5％），这样的温湿度不易于蛀虫及霉菌
的生长。过高或过低的温度都会对纸
绢造成伤害。当然，家庭如果没有恒湿
恒温的设备，其收藏条件很难天天达到
这个标准，可将藏品柜、箱置于通风处，
温湿度不能差之甚远，温湿度的变化不
能过大。保存书画以无光为宜，尤其要
避免红外线和紫外线直接照射，因为紫
外线能引起纸张脆化，使绘画颜料退
色，减少书画的寿命。据美国在20世纪
末的研究结果，拍照使用闪光灯对书画
不构成什么危害，但还是小心为好，经
常暴露在闪光灯下，难免会有影响，有
些负面影响不是当时就能显现的，很可
能在若干年之后才会出现。

另外，书画的保存环境要保持洁
净，因为灰尘是一种固体微粒物，多数
带有棱角，飘落到书画上，轻则磨损纸
张表面的光泽，重则会使纸张表面划
伤。灰尘自身带有酸碱等化学物质，它
还会吸收空气中的有害气体，形成带有
较强腐蚀性的颗粒物，如果飘落到书画
上，会腐蚀纸绢材料，加速其变质过
程。灰尘还是霉菌孢子的携带者与传
播者，如果含有这些霉菌孢子的灰尘落
到书画上，遇到合适的温湿条件，霉菌
就可能生长，从而对书画造成危害。由
此可见，书画保存环境的防尘、除尘工
作是非常重要的。

书画保存环境还有一个不能忽视
的问题，这就是空气污染物。最常见的
环境气体污染物有硫氧化物（SOx）、氮
氧化物（NOx）、一氧化碳（CO）、臭氧
（O3）等。它们均会影响纸绢的强度，使
纸绢脆化。空气污染问题不是孤立的，
因此，书画的保存应尽量远离化工厂等
易产生污染的地方，尤其不要在下
风口。

其三是使用方式。书画的使用主
要是观览，通常在家里尽量不要长期
张挂一百年以前的书画，每年在秋日
里悬挂三日，通风凉凉即可。经过实
验，一张纸本绘画悬挂在墙上的寿命
大约为二十年，此后，就要靠不断地进
行修补使之“苟延残喘”。百年以后的
书画每年以张挂一个月为宜，千万不
要让太阳直射画面，室内照明用无红、
无紫的灯光为佳。如果是镜框装画，
在潮湿季节要注意是否起霉斑，一旦
发现，也应该请博物馆的专业人员进
行处理。

在南宋宗室中，最具学养的收藏家
首推赵希鹄，约生于绍兴十一年（1141），

卒 于 绍 熙 三 年 至 庆 元 二 年（1192 －
1196），享年约在半百。师偃之子，他曾
仕湘之邑令，赠太师淄王世雄之五世
孙。他将兴起于北方的金石收藏热带到
了江南。南渡后，他居于袁州（今江西宜
春）。他博古通雅，敏而好学，其艺术收
藏的范围十分广泛。在光宗朝绍熙
（1190－1194）初年，著成《洞天清录集》
一卷。《洞天清录集》是难得的一部古人
论述古董鉴定的专著，同时兼论画法与
画理。书中除重点论述古画收藏之外，
还对古今刻石、怪石、古钟鼎彝器、古琴
和古砚、砚屏、笔格、水滴等古翰墨文具
等十类藏品的收藏、辨识的特点，加以分
析和研究。

作者考证了画幅的形成，指出“横
披始于米氏父子，非古制也”。这对考
鉴横披的形成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
值。赵希鹄提出熟悉不同地域的不同
绢的材质，比较自然旧与作旧的区别，
是鉴定真伪的重要依据之一，书中关于
保护和装裱书画的经验之谈一直延用
至今，作者还专事记述了诸多名家用印
的规律和特点及作画的一些妙法，至今
仍有教益。

赵希鹄是赵匡胤的第九代孙，不仅
其物质生活早已贵族化，而且精神生
活也贵族化了。他在把玩古书画方面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观赏古书画提

出诸多的环境要求，如展玩古画应择
干爽之日，室内不可焚香，“一屋止可
三、四轴，观玩三、五日，别易名笔，则
诸轴皆见风日，决不蒸淫。又轮次挂
之，则不令惹尘埃……用马尾或丝拂轻
拂画面……一画前必设一小案以护
之”……他还特别强调不要与醉酒者和
污垢之人欣赏或讨论书画，充分体现
出一位贵族享受艺术的生活方式是多
么优雅和精细。

其四是登录。登录的形式因人而
异，个人收藏书画，超过 10件就应当进
行登录管理，登录的12个要素是作品的
编号、时代、作者、名称、质地、尺寸（包
括内外尺寸）、来源、画心状况和装裱状
况、鉴定意见、发表和参展记录、存放
地、照片等。一旦遇到意外，这些记录
将会起到重要作用。单位的收藏品在
此基础上的信息应当更多一些，如修复
记录、出库记录、借阅记录等等，每一件
文物都有一份完整的档案，必须账本、
卡片、实物一致。目前，电子信息手段
已十分普及，均可以电子账和纸本账并
用。

所有纸绢类文物和档案的保护、使
用方法在原则上是基本相同和相通的，
因为其材质是一样的，可举一反三。书
画收藏者万万不可大意。

（文/余辉）

书画收藏之“藏”

中国书法绘画与中国
文人素有不解之缘，除了精
神境界相依相通之外，工具
材料的亲近也是感情的纽
带——对于传统中国文人
来说，从少小到老迈，年年
月月在不间断地书写，写字
与他们安身立命的学问有
难分难解的关系。由此，被

人们尊重和忆念的书家，无
例外地都是事业与学识卓
越有成的文士，人们珍视并
鉴赏他们的手迹，是由人及
文。古人论书有“书初无意
于佳，乃佳尔”之说，其文化
背景应该是在这里。20世
纪以来，传统书写与文人的
学术、事业分离，于是出现

所谓“书法家”，书法趋于专
业化。这种变化理当提升
书法技巧及其理念的系统
性和精深度，时下的书法家
已如雨后春笋，他们中间不
乏才华出众的艺术家，但他
们与历史上善书的名士分
属两种不同的人。今天人
们谈书法，已经很少着眼
书法作者的学识和修养，
这似乎是古今书法品鉴的
最大不同。邵大箴先生是
著名的艺术史家和艺术
理论家，在艺术史论研究
方面贡献卓著，在美术理
论教学领域广树桃李。
中年以后，在著述教学之
余，以文人笔墨作山水
画 ，烟 岚 云 岫 ，笔 简 韵
长。近日看到他的书法，

可以说是信手拈来不计
工拙之作，与许多书法家
的刻意追求迥然相异，让
我想起古人论书之“无一
事横于胸中”的境界。这
里的“无一事”不是精神
上的空白，而是对书写行
为没有周密设计和功利
算计，我似乎可以感受到
他写字时的恬和平静。
类似的书写意境，可以在
弘一法师（李叔同）的行
草中看到，那是波澜涌动
后的宁静，是非功利纷扰
外的淡泊。它与张扬跋
扈对立，与刻意制作绝
缘，这使我联想到熊秉明
在论述禅与书时拈出的

“反书法”，“反书法”当然
不是对书法的否定，而是
对“定于一尊”的形式追
求的淡化，对作为某种艺
术制作的习规的抵制。
这样的书写境界，在传统
书法历史中不绝如缕，独
树一格，因为它与忘言、
忘象的生命境界相通。
邵大箴认为，所有的艺术
构思与表达手段，它所传
达的思想观念和趣味，无
不体现出某种格调。他
的书写也是体现着一种
格调，那是书写者的生活
态度、生命境界在书写过
程中的投影。 (文/水天中)

宁静淡泊的书写

邓石如（1739-1805），初名琰，因避清仁
宗讳，遂以字行，更字顽伯，号完白山人、笈游
道人等，怀宁（今安徽安庆）人。邓石如以他
在书法、篆刻方面的杰出成就，诗文方面的清
湛造诣，以及顽强的钻研与创新精神和“一尘
不染”“身无媚骨”的高尚品格，早已为世人称
道。尤其是他的篆书和隶书，以古人为法，放
弃俗学，博大精深，谓其能“上掩千古，下开百
祀”亦非过誉也。

有人把清代书法分为“神、妙、能、逸、佳”
五品，他的篆书位列“神品”。从传世的作品数
量来看，他的篆隶占比例最大。据统计，130
余件作品中，篆、隶就有93件之多，而楷书则
仅有16件。其实，邓石如的楷书是极其有味
道的。评论说：其书深于六朝人，以篆、隶用笔
之法行之，姿媚中别饶苍古趣味。对照他的作

品分析，这种评价应该是恰当的。《楷书册》与
之比较则更多了一份秀美和恬静，这应该是他
较早一个时期的作品。册后署“邓石如书于韩
江寓庐”，今查韩江是广东省境内的河名。资
料表明，邓石如一生从未到过广东，那么，韩江
应是扬州邗沟（亦称邗江）的别称。山人性喜
遨游，从17岁开始，直到逝世那年，一直与布
衣、斗笠、草履、藤杖为伴，足迹遍及江苏、浙
江、山东、河南、河北、湖南、湖北、江西等地。
其中于南京、镇江、扬州、盐城、苏州、常州之间
往来频繁，特别是镇江和扬州从他32岁起到
63岁逝世，有可靠记载的就有12个年头住那
里，因此说《楷书册》中的韩江寓庐则是他在扬
州的寓所。这个册子书写的时间，应该是在他
在南京的梅骵家，遍览金石碑刻“临摹各百本”
之后，书法转折时期的作品。 （文/王维）

苍古质朴 其气弥漫
——读邓石如《楷书册》

今冬有幸，赶上了在海口举办的
“千古风流 不老东坡—苏轼主题文
物展”。观者如潮，无法细读。第二
次观展，我从出口进，首先看到最后
一件展品《渡海帖》。解说词写道：

“苏轼北归之际，写下《渡海帖》《别海
南黎民表》《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等名
篇。苏轼踏上离琼之路，登船渡海，
在徐闻递角场登陆，赴合浦安置。”

元符三年（1100），东坡被朝廷赦
免，离岛前欲与澄迈友人赵梦得会面
未遇，留一便条，这便是千古流传的

《渡海帖》。此帖是至今我们所能看
到的作于海南的唯一墨迹。

细看此帖，无意于书，信笔而成，
随意错落，一派天真，验证着坡翁的
书法主张“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

“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
人，是一快也”。这幅“便条”绝想不
到会流存千年，万人争览。对于苏东
坡是一种爱怎么写就怎么写的状态，
也是他六十余岁的心态，所谓“人书
俱老”，此帖可鉴。

黄庭坚谈到东坡的习书之路：
“东坡道人少时学习《兰亭》，故其姿
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
字特瘦劲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
公、杨疯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

东坡字是从王羲之开始，对徐
浩、杨凝式、柳公权、李邕、颜真卿这
些大家都有涉猎，最终博采众长，融
会贯通，学古而能变。“至于笔圆而韵
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
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黄庭
坚此言不虚。尽管他戏称苏字扁横
状多，如“石压蛤蟆”，戏谑化了苏字
风格。而东坡笑黄庭坚字如“树梢挂
蛇”。二人玩笑，亦是一段佳话。

书法，说到底，还是人的状态的表

露。苏轼论书有名句“我书
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
求”，不刻意为“法”的东西，
才能有艺术感染力。“书法
有法”信然，“法无定法”则
是至理。

后来，日本人用“书
道”称书法，内容与我们的

“书法”并无不同。日本人
还有“茶道”“花道”“柔道”

“剑道”等名称。在我看
来，这里的“道”字都可以
换成“法”字。硬要称道，
古人则以“小道”目之。如
此，还不如叫作“法”为好。

郭绍虞先生为此写了
篇文章《书道与书法》（见

《书法》1982年第3期）。我
看了几遍，也没看出“书道”
与“书法”有何不同。郭先
生最后的结论是，“道”与

“法”是相通的。为什么“道”与“法”可
以相通呢？苏轼的《日喻》说得明白：

“道可致而不可求。”郭先生认为这“致”
字用得好，它把“道”与“法”结合起来
了，把理论与规律也结合起来了。

苏轼被后世认为是大书家和书
法理论家。他完成了“道可致”，“致”
到何处？还是回到了人本身。东坡
书不落前人窠臼，“看不到任何魏晋
遗韵和唐人的正襟危坐，端严方正的
学究态，而有的只是一派天真烂漫，
无碍无滞的真情流露”（《中国书法鉴
赏大辞典·渡海帖》）。

书法可以达到如此境界，它从自
我的心灵出发，最后再回到心灵，正
所谓字如其人。一切修为积累、喜怒
哀乐、人生阅历均在其中。“道可致”，
大约就是这个意思。 （文/程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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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大箴，生于1934年。美术史学家、美
术评论家、书画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中国文联第十届荣誉委员，中国文艺
评论家协会顾问。曾任《世界美术》《美术研
究》主编，中国美术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兼《美
术》杂志主编，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理
论委员会主任委员。著有《现代派美术浅议》

《传统美术与现代派》《欧洲绘画简史》（与奚
静之合著）《西方现代美术思潮》《雾里看花·
当代中国美术问题》《西方现代雕塑十讲》《艺
术格调·邵大箴论艺术》《美术，穿越中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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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鹏致邵大箴信札

邵大箴 行书柳宗元文句 纸本 2019年

邵大箴 行书刚柔相济 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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